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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探矿权管理

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许华明 1  丛海月 1  侯平舒 2  王惠勇 1

（ 1中国石化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2中国石化中原油田分公司 ）

摘　要：随着我国浅层—中浅层油气资源的探明程度逐年升高，勘探增储潜力逐年递减，加大深层—超深层油气

勘探对于缓解年度新增油气探明储量的压力、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为保障资源充分利用、促进深层—

超深层油气资源发现、有效统筹资源，从而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对深层—超深层矿权管理提出了优化建议。深层—超

深层矿权管理过程中存在探采合一期限过短不足以完成转采、新出让深层—超深层探矿权范围较小不利于油气勘查、

探矿权相互穿插导致科研资金重复投入等问题。通过系统梳理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现状及资源潜力，深入分析

深层—超深层矿权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解决方案。建议探采合一期满再延续一次至 8～10 年，保障油田企

业有足够的转采时间；合理设置出让矿权规模及延续退减方式，鼓励矿业权人在新区块内加强投入，促进油气资源发

现；加强组建专项联合研究团队，贯通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装备材料器件、制造、应用产业链条，优化资源投

入，提升中国战略资源整体效率。加强资源统筹、优化矿权管理政策，为我国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高质量可持

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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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and policy suggestions in exploration rights management of deep to 
ultra-deep oil and gas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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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sociated with the increasing proven degree of shallow to medium-shallow oil and gas resources, the potential of reserve increase is 
decreasing year by year. Therefore, increasing the petroleum exploration efforts in deep to ultra-deep formations is of great strategic significance 
in alleviating the pressure of insufficient annual new addition proven oil and gas reserves and ensuring national energy securit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ull utilization of resources, promote the discovery of deep to ultra-deep oil and gas resources, and effectively coordinate resources as a whole, 
some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on the management of deep to ultra-deep mining rights are proposed. There are some issues in the management 
of deep to ultra-deep mining rights, for example, the period of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gration is too short, which is insufficient to transfer 
from exploration to production, the newly transferring deep to ultra-deep mining rights have a small scope, which is not favorable for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the overlapping exploration rights lead to duplicate investment in scientific research funds. By systematically summarizing the current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potential of deep to ultra-deep oil and gas resources, issues in deep to ultra-deep mining rights management 
are analyzed in detail and targeted solutions are proposed as follows: (1) Renew for another 8-10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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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根据国家颁布的《石油天然气储量估算规范》

(DZ/T 0217—2020)[1]，埋深 3500～4500m 属于深部

油气藏、大于 4500m 为超深层油气藏。根据地温场

与油气成藏特点，对我国东西部深层—超深层进行进

一步划分。其中东部盆地埋深 3500～4500m 属于深

部油气藏、大于 4500m 为超深层油气藏；西部地区

埋深 4500～6000m 属于深部油气藏、大于 6000m 为

超深层油气藏 [2-3]。本文采用该分类标准对探矿权分

布现状、资源分布及剩余资源潜力进行统计分析。

克拉玛依油田是新中国发现的第一个百万吨级

大油田。自 1955 年 2 月第六次全国石油勘探会议批

准“黑油山地区钻探总体方案”以来，中国含油气盆

地经过近 70 年的勘探，大部分已进入高勘探程度阶

段。松辽盆地、渤海湾盆地陆上、鄂尔多斯盆地资

源探明率分别达到了 70%、53% 和 50%，油气发现呈

下降趋势 [4]。2022 年中国原油进口量为 5.08×108t，

对外依存度为 71.2%；2022 年天然气进口量为

1520.7×108m3，对外依存度为 40.2%。随着国际形

势日益严峻，能源安全受到威胁。习近平总书记未雨

绸缪，2016年 5月 30日在“科技三会”上发出了“向

地球深部进军”的号召，2021 年 11 月 4 日在胜利油

田视察时指示“能源的饭碗必须端在自己手里”。为

了提高中国国内油气占比，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在中

浅层发现大型油气富集区机会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向

深部进军”已成为现阶段解决问题的关键途径 [5-6]。

目前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藏多分布于海相碳酸

盐岩及碎屑岩盆地，近年来通过提高地质认识、推进

勘探开发技术攻关，在深层—超深层储层发育机理、

油气富集规律、地震钻井等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

就，如中国石化在四川盆地元坝气田建立了复杂山地

超深层生物礁储层地震勘探技术系列，在提高超深层

弱反射分辨率的基础上形成了礁滩相储层综合预测技

术，使探井成功率高达 92.3% 且获高产气流 [7]；中国

科学院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等单位研

发的智能导钻装备，提高了薄层砂岩油气藏水平钻井

的精度和可靠性 [8]。理论上的提升和技术上的进步，

不断推进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事业的发展。

自 2020 年 5月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关于推进

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试行）》（自然资

规〔2019〕7 号）（简称 7号文）实施以来 [9]，探矿权

退减政策由按投入不足比例退减转变为到期延续时的

硬性退减，同时出台竞争性出让及探采合一等制度。

矿权是油公司生存发展的基础 [10]，也是能源勘探开

发的基石。因此矿权管理制度应以保障国家安全为准

则，在优化管理制度的同时，适当放宽时间、空间上的

限制，为中国深层—超深层勘探开发提供有力支撑。

1 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分布及矿
权现状

1.1 油气资源分布

根据全国油气资源动态评价（2015 年），全国

深层—超深层石油地质资源量为265.84×108t（图1），

约占全国石油地质资源量的 21%；深层—超深层天然

气地质资源量为 49.70×1012m3（图 2），约占全国

天然气地质资源量的 55%。

深层—超深层石油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塔里木

盆地和准噶尔盆地，岩性多为碳酸盐岩和碎屑岩，地

质资源量为158.75×108t，占深层—超深层石油资源量

的 60%。其中塔里木盆地以奥陶系碳酸盐岩为主，油

气富集区主要集中在走滑断裂带缝洞型储集体，主要

受断裂活动及成岩流体的溶蚀作用控制 [11]；准噶尔盆

地深层—超深层石炭系—侏罗系油气藏主要分布于盆

地腹部及南缘，是盆地深层勘探的有利区，多为碎屑

岩沉积。烃源岩主要为二叠系风城组、下乌尔禾组，

其次为石炭系、侏罗系，克拉玛依组储层物性最佳[12-13]。

upon expiration to ensure that oilfield companies have sufficient time to transfer from exploration to production; (2) Rationally set the size of the 
transfer mining rights and the renewal and relinquishment/reduction methods, encourage mineral rights holders to increase investment in new blocks, 
and promote the discovery of oil and gas resources; (3) Establish a special joint research team, link up the equipment, material and components, 
manufacturing, and application industry chain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in deep to ultra-deep formations, so as to optimize resource 
investment and improve the overall efficiency of strategic resources in China. In summary, strengthening resource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ing mining 
rights management policies will provide strong guarantees for high-qual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petroleum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in 
deep to ultra-deep formations in China.

Key words: deep to ultra-deep formation, oil and gas resources, exploration rights, mining rights transfer, resource coordination, joint 
research, exploration and production integration, policy sugg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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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层—超深层天然气资源主要分布在西部的塔里

木盆地和准噶尔盆地、中部的四川盆地和鄂尔多斯盆

地，地质资源量为 35.09×1012m3，占深层—超深层

天然气资源量的 71%。其中四川盆地深层—超深层油

气藏层位以石炭系—三叠系碳酸盐岩为主，主要分布

在川中古隆起及北斜坡、川中北部元坝和龙岗、川东

北普光及川西等地区，储层发育与油气富集主要受走

滑断层控制 [14]；鄂尔多斯盆地深层—超深层油气研

究对象多为致密碎屑岩，其中上三叠统延长组曲流河

三角洲是重要油气聚集区 [15]。

1.2 勘探开发现状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

勘探开发取得重要进展，在塔里木盆地发现轮南—塔

河、塔中等海相碳酸盐岩大油气区及大北、克深等陆

相碎屑岩大气田；在四川盆地发现普光、龙岗、元坝、

高石梯等碳酸盐岩大气田；在鄂尔多斯盆地、渤海湾

盆地与松辽盆地的碳酸盐岩、火山岩和碎屑岩领域也

获得重大发现 [16-17]。

目前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已进入规

模增储上产阶段，超深层油气资源新增探明储量占

比从“十五”期间的 17% 上升到“十三五”期间的

34%。截至 2022 年底，中国发现深层—超深层油田

30 余个，累计探明石油地质储量超过 40.5×108t，

累计产量超过 4.8×108t；发现深层—超深层气田 50

余个，累计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 5.3×1012m3，累计

产量近 7200×108m3。

在中国石化、中国石油等能源企业的大力合作下，

中国已形成深层—超深层钻井、完井测试、开发技术，

支撑钻探深度不断突破。目前中国已有深度超过8000m

的井120余口，其中中国石化拥有 70余口，塔深 5井

深度达 9017m，创亚洲陆上直井最深纪录；中国石油

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富满油田的果勒 3C 井，以

9396m井深刷新了亚洲最深水平井纪录，标志着塔里

木油田超深层油气钻探能力正式迈入 9000m 级新阶

段，同时具备了向万米深地进军的条件 [18-19]。

1.3 油气勘探潜力

中国待探明石油资源量约为 812×108t，其中待

探明深层—超深层石油资源量约为 225×108t，约占

总待探明石油资源量的 28%；待探明天然气资源量约

73.9×1012m3，其中深层—超深层天然气资源量约为

44.4×1012m3，占总待探明天然气资源量的60%以上。

深层油气资源主要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

四川盆地及鄂尔多斯盆地，岩性主要为碎屑岩、碳酸

盐岩和火山岩三大类 [20-21]。

1.4 探矿权分布

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

盆地是中国中西部大型叠合盆地，海相地层大多为深

层—超深层。塔里木盆地深层—超深层矿权分布较为

均匀，基本覆盖全盆，因历史退减和 2020 年以来新出

让矿权等原因，盆地内不同油田企业矿权穿插分布。

准噶尔盆地深层—超深层探矿权主要集中在盆缘山前

带及盆地腹部，层位多为二叠系—三叠系，以中国石

油矿权和中国石化矿权为主。四川盆地深层—超深层

矿权主要分布于川北、川西、川东南的海相地层，以

其他，
40.59×1012m3,
约45%

超深层，
21.94×1012m3,
约24%

深层，
27.76×1012m3,
约31%

图 2　全国深层—超深层天然气资源占比图

Fig.2 Proportion of deep to ultra-deep gas resources   

in China

其他，
991.3×104t,
约79%

超深层，
122.01×104t,
约10%

深层，
143.83×104t,
约11%

图 1　全国深层—超深层石油资源占比图

Fig.1 Proportion of deep to ultra-deep oil resourc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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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川中古隆起下组合，以中国石油矿权和中国石化矿

权为主。鄂尔多斯盆地深层—超深层探矿权集中在盆

地中部和西部的下古生界，盆地中部大部分已转为采

矿权，以中国石油矿权和延长石油矿权为主。

中国东部的深层—超深层油气主要赋存于古潜山

和盆地断陷沉降中心的洼陷部位。渤海湾盆地深层—

超深层矿权主要集中于盆地中部—北部，南部也有少

量分布，以中国石油矿权和中国石化矿权为主；松辽

盆地深层—超深层矿权主要集中在盆地东南部的断陷

层，以中国石油矿权和中国石化矿权为主。

据此梳理统计全国探矿权分布，共有 269 个位

于陆上七大含油气盆地内，面积为 86.82×104km2

（图 3），其中深层—超深层探矿权有 167 个、占比

为 62%，面积为 59.75×104km2、占比为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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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七大盆地探矿权分布图

Fig.3 Distribution of exploration rights in seven major basins of China

2 深层油气探矿权管理存在的问题

尽管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潜力巨大，但由

于深层地质条件复杂、工程技术要求高、勘探发现周期长，

以及油气探矿权相互穿插、新出让区块面积小、探采合

一期限过短等问题，导致缺乏对含油气盆地的整体部

署研究，从而影响了深层—超深层油气的勘探开发。

2.1 探采合一期限过短，难以完成储量升级及转采

工作

按照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矿产资

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自然资规〔2023〕6

号）（简称 6号文）规定 [22]，“油气矿业权人发现可

供开采的油气资源，完成试油（气）作业后决定继

续开采的，在 30 日内向有登记权限的自然资源主管

部门提交探采合一计划表后可以进行开采。在勘查

开采过程中探明地质储量的区域，应当及时编制矿产

资源储量报告，进行评审备案。报告探采合一计划 5

年内，探矿权人应当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

采矿权登记”。即，若区块决定开采（试采也应归

为开采范畴），需在 30 日内上报探采合一，申请探

采合一区块中所有井在 5 年内转为采矿权范围内，若

5 年探采合一到期仍有井位于探矿权内，必须关井且

再无法申请采矿权。

该政策的出台旨在解决前期探明储量没有规定试

采期，导致大量探明储量申报后长期搁置而未转为采

矿权问题，探采合一政策的出台简化了试采流程，

为油公司带来了便利。然而由于该政策所给期限较

短，大量申请探采合一的区块到期无法转采。通常

情况下，单井完成试油试气作业后，若测试结果理想，

需部署更多评价井对区块进行整体评估、控制油藏边

界，之后需通过长时间试采明确探明储量、动态评估

区块开发指标等信息。该阶段往往超过 5 年内转采的

规定时间。

随着油气不断发现，油气勘探向着更深、更隐蔽、

更复杂的趋势发展，油气发现难度逐渐增加，导致油

气发现和评价周期相应地增加，加之采矿权申报过程

中需先进行开发利用方案申报，专家评审过后再进

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编制及

审查，若涉及矿产资源压覆问题，有时候仅采矿权

新立时间就耗时长达一年以上，因此延长探采合一期

限符合油气发现与矿权申报时间规律。

据统计，油气田从试采到区块整体升级为探明

储量需要近 10 年。如四川盆地某天然气开采区块自

2005 年底开钻，2006 年发现良好油气显示层段、获

天然气产量 11.5318×104m3/d 后发现该气藏，后为

整体评价该气藏陆续部署实施钻井 14 口，为了进一

步评价储层产能，需对区块内多口井进行试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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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于 2019 年上报探明储量，最终于 2021 年底完成采

矿权批复，前后耗时近 15 年。再如准噶尔盆地某石

油开采区块单从2011—2013年完钻多口井进行试采，

到区块于 2019 年整体升级为探明储量就耗费长达 6

年，后期申报采矿权新立又耗时 1 年有余，因此自试

采至取得采矿权许可证耗时共近 8年时间。

四川盆地某页岩气区块 2014 年通过分段压裂获

页岩气产量 13.66×104m3/d，获得区块深层页岩气

勘探商业突破；2016—2018 年对区块整体评价，明

确 A 区块稳产能力较强、具备效益开发基础；2018

年为进一步提高产能，优化开发技术政策，先行开

展 3 台 11 井井组试验；2019 年上报探明储量，2020

年获得储量备案证明文件并着手编制开发利用方案，

2021 年底完成采矿权新立，前后历经约 8年时间。

塔里木盆地某碎屑岩区块经过前期预探、综合勘探

等阶段，于1996—2004年进入开发试采评价阶段、部

分探井投入试采评价；气田内A井区于2009年部署A

井、2010 年完钻、同年 8月射孔侏罗系 5413～5417m

井段，日产油 11.1t、日产气 1.24×104m3；2017 年 9

月因能量不足上返白垩系亚格列木组，侏罗系累计产气

39×104m3，累计产油 0.61×104t，该层未提交储量；

2018—2019年相继部署5口评价井，后于2020年获得

探明储量备案，并着手办理采矿权，最终于2022年完

成采矿权登记。前后历经约 20 年时间。

因此如果探采合一给予时间较短，延续次数过少，

一方面会导致企业急于发现油气，加大勘探投入，从

而在对区块整体认识不足的前提下开展大规模投资，

加大了勘探投资风险，影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另

一方面由于目前的勘探对象更加复杂，且一般层位

较深，经过 5 年的勘探，对复杂领域尚有初步认识的

同时即要求关井且再无法申请采矿权，无法保障国家

能源的充分利用。同时，6 号文规定“矿业权人完成

试油（气）作业后决定不再继续开采的，以及 5 年内

开采完毕或无法转采并停止开采的，不再办理采矿权

登记”的矛盾之处在于，关井后该井区依然属于矿业

权人的合法探矿权，能不能转采应该依赖于后期的再

度勘探和发现。如果政策硬性规定不能再次转采，该

井区的探矿权再次勘探就没有任何意义，即实际上剥

夺了矿业权人该井区合法的探矿权权益。

2.2 新出让探矿权范围较小，不利于全面开展勘查

工作

6 号文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净资

产不低于 3 亿元人民币的内外资公司，均有资格按规

定取得油气矿业权”。探矿权竞争性出让政策给予了

地方国企、民企更多的探矿权获取机会，促进地方经

济发展的同时有效激发了油气市场活性，避免石油央

企垄断现象出现，从而提高国家战略资源的高效勘探

开发。然而，由于出让区块较小且竞得公司零散，导

致矿业权人无法整体把握地质体信息，影响了对区块

的深入研究，造成了一定程度上资源的浪费。

矿权规模决定资源规模，是建立稳定研究团队的

基础。探矿权范围过小，不利于全面系统地开展勘查

工作。7 号文实施以来，共竞标出让 83 个探矿权，

其中深层—超深层 35 个，面积为 2.76×104km2，平

均单块面积为788km2，其中小于500km2的矿权11个，

占全部出让面积的31%；500～1000km2 的矿权13个，

占全部出让面积的37%；1000～1500km2 的矿权9个，

占全部出让面积的26%；大于1500km2的矿权仅2个，

占全部出让面积的 6%（图 4）。按照 6 号文要求，每

次延续需扣减勘查许可证载明面积的 20%，这将导致

勘查面积随着矿权到期而急剧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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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7号文实施以来深层—超深层出让矿权面积分布情况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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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出让面积最小的“准噶尔盆地大有 2 区块油气

勘查”为例，出让面积为 50.674km2，按照 6 号文，

下次延续时面积将扣减至 40.54km2，如此按比例逐

次退减，勘探空间将不断压缩。深层地质条件复杂、

勘探发现周期长，小规模出让加之延续时需硬性扣减

20%的面积，将严重影响地质体整体深入研究。

2021 年出让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和田 1 区块油

气勘查”及“新疆塔里木盆地和田 2 区块油气勘查”

与 2022 年出让的“新疆塔里木盆地和田 3 区块油气

勘查”，3 个区块紧密相邻且同位于中央隆起带塔中

低凸起与塔南隆起之间的塘古巴斯坳陷，矿权合计

面积为 1650km2。若 3 个区块连片勘探开发，有助

于全面了解该构造带整体沉积构造演化情况，对于

重点勘查方向及其资源潜力也将有更加深入的认识。

将该整体地质体分为三部分出让给中国石化和新疆

能源（集团）石油天然气有限责任公司，不仅从空

间割裂了研究整体，同时将同一构造带上的区块分配

给不同油公司，也进一步影响了整体勘探及后续实际

生产操作。

2.3 油气探矿权相互穿插，不利于深层—超深层油气

藏整体研究管理

中国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主要赋存在海相碳酸

盐岩、致密碎屑岩和泥页岩中 [23]，具有埋深大、高

温高压、储层致密和油气相态复杂的特点 [24-25]。理

论上深层—超深层生烃成储成藏机理不明、资源潜力

不清，技术上储层精确成像和精准预测的技术方法不

能完全满足生产需求，高温高压下安全优快钻井工程、

测井、储层改造技术等存在风险，且钻井周期长、成

本高，制约国内深层—超深层油气规模勘探。在“向

深处进军”的大形势下，因油气探矿权相互穿插，国

内各油气公司对于各大含油气盆地深层—超深层油气

资源勘查开采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在国家层面存在

重复研究投入现象。

如“十三五”期间，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均围绕

深层—超深层海相层系油气富集机理与资源评价技

术、碎屑岩油气富集机理及评价技术，深度域各向

异性高精度成像等复杂地质条件的高精度成像技术，

超高温超高压测井、测试及随钻测量和超高温高性

能钻完井工具等安全高效钻完井技术开展了不同程

度的研究 [26-27]。独立研究不仅具有局限性、片面性，

同时导致了科技资源投入分散，影响整体科技攻关

效率。

2020 年以来，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在顺北—富

满地区强强联合，推进整体研究和技术攻关，在地震

连片处理、储集体定量表征、地质工程一体化技术等

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推动石油产量从“十三五”末

的 100×104t 增长到 2022 年底的 200×104t，两年增

长一倍，体现了整体协同研究的高效性。由此可见，

深层—超深层勘探开发难度大，技术要求高，资金投

入大，需要从国家层面打造创新联合体，提升中国深

层—超深层油气领域研发资源整体利用效率。

3 政策建议

深层油气矿权管理是保证深层油气合理勘探开发

的基石，不断改善管理制度，才能更高效推动深层油

气发展，为中国能源安全保驾护航。为保障石油企业

深层勘探开发的可持续发展，保证油公司有充足的时

间和空间实施勘探，鼓励企业针对复杂领域加大风险

勘探投入的积极性，建议对深层油气探矿权管理制度

进行优化。

3.1 以保障资源充分利用为目标，适当延长深层—超

深层探采合一期限

针对目的层为 6000m 以深的西部油气、4500m

以深的东部油气探矿权，由于油气探明周期长、采矿

权办理相关要件多、时间长（尤其是开发利用方案与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等），5 年内完成

探转采难度大，建议合理增加探采合一期限。具体建

议为“报告探采合一计划 5 年到期后可延续一次，或

报告探采合一计划期内完成探明储量报告评审备案 3

年内，矿业权人应当签订采矿权出让合同，依法办理

采矿权登记”。将期限延长至 8～10 年，既可约束矿

权人尽快转采，又不会因期限过短，部分重要油气储

量区无法转化为采矿权。再者，对于那些未能达到转

采要求的资源（如探明储量过小，或达不到升级探明

储量标准），也可进行充分开发利用，保障国家油气

资源的最大化利用。

3.2 以促进深层—超深层油气资源发现为目标，合理

设置出让矿权规模及延续退减方式

针对大量深层矿权空白区的盆地，建议实施规模

化区块出让，尽量在《矿产资源勘查区块登记管理办

法》规定的 2500 个基本单位内，结合区块以及周边

地面条件按允许的最大面积出让、尽量避免将同一地

质体分割为多块出让。塔里木盆地目前是中国含油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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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地中空白区面积最大、剩余区块最整装的盆地，空

白区面积达 30 余万平方千米，建议实行批量规模出

让探矿权的试点，相应降低出让频次，为竞标企业减

负，使其有更充裕的时间对区块进行评价优选。

同时，新立深层探矿权大多是以往油田企业久攻

不克的区块，需要较长的勘查周期进行重新认识，建

议对新出让区块采取考核投入不足方式扣除面积，保

障矿业权人在新区块内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全面地质调

查及勘查工作，又可鼓励矿业权人在新区块内加强投

入，提升区块认识，促进油气资源发现。

3.3 以有效统筹资源为目标，加强组建专项联合研究

团队

由于油气藏分布不受矿权限制，应以构造带为整

体单位进行研究，然而同一构造带跨不同矿权情况常

有发生，因此迫切需要设立国家级科研平台，设置研

究专项，产学研深度融合，联合开展深层—超深层油

气勘探开发基础理论与适应性新技术攻关。

建议设置深层—超深层研究专项，整合国内大型

石油企业、科研院所力量，围绕海相层系油气富集机

理与资源评价、碳酸盐岩缝洞型油气藏高效开发、高

含硫气田高效开发、碎屑岩油气和页岩油气等深层—

超深层重点领域协同开展理论认识基础研究。建议统

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等中央企业、石油企业及社会

科研院所力量，组建创新联合体，贯通深层—超深层

油气勘探开发装备材料器件、制造、应用产业链条，

优化资源投入，以中国战略资源为整体、以保护国家

能源安全为同一出发点，综合多方人才技术优势，针

对深层—超深层油气藏开展突破性研究，共同攻克深

层油气勘探开发的难关。

4 结论

（1）在向深处进军的大背景下，现有矿权管理政

策中缺少深层—超深层相关政策，影响了深层—超深

层的勘探效率和突破发现速度，需要从深层—超深层

矿权管理的角度对现有矿权政策进行优化完善。

（2）在矿权管理政策方面，针对深层—超深层油

气勘探，适当加大单个探矿权出让面积、延长探采合

一期限，有助于鼓励矿业权人竞争深层—超深层探矿

权并加强勘查投入，促进勘探突破发现。

（3）深层—超深层油气勘探开发难度大，覆盖专

业多，涉及产业链长，需要从国家层面建立统一平台，

针对深层—超深层油气藏开展突破性研究，提高科研

攻关效率，共同攻克深层油气勘探开发的难关。

（4）深层—超深层油气探明程度低，勘探潜力大，

是未来能源发展领域的重点，需要持续加强勘探开发

过程中所遇问题的研究，不断优化相应矿权管理政策，

切实为国家能源安全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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